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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职业路上的决策科研职业路上的决策

·科技职场·

在科技职场生存，并非只是做实验、
写论文，还会涉及决策（选择）。可是，面
对不理想的现实情况，人们的决策各异，
旁观者也众说纷纭。

2015年夏天，一位学生提前和A教
授联系考博事宜。通过面谈，A觉得该生
综合素质不错，就当场表态让他来报考，
而回绝了之后联系的10多位学生（注：A
所在的系招收博士生实行申请-考核制，
导师有很大的决定权）。该生提前5个月
进课题组，工作极为努力，一年产出5篇
论文。A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可一位同事却认为 A“下了一步臭
棋”：“该生硕士期间研究光催化，来这里
读博士，你允许他继续研究光催化。虽
然发了文章，但这不能为你手头课题的
结题服务，以后你也很难利用他的成果
申请到光催化项目，招他何用？”这位同
事还提及，此前A招了一名在职博士生。
她使用所在研究院的实验装置做毕业论
文，不能为A的课题服务，A还要出研究
生培养费，“亏大了”。

对此，A解释说，“没有什么是理想化
的”——课题组建立初期，报考博士生的
生源质量不太理想，他生怕招不到好学
生。因此，一旦有学生提前来联系，A觉
得学生的综合素质还不错，就当场答应
他/她来报考。A做事“求稳”——确保有
学生进来，学生有课题做、有文章发、能
正常毕业。确定学生课题时，他会考虑
学生的专业基础、课题兴趣和实际情况。

而这位同事的质疑也值得思考：表
面上看，课题组做着研究、发着论文，但

“繁荣”的背后，可能潜伏着危机。一方
面，为了完成课题、申请新课题，课题组
需要“集中兵力”开展系统研究，而不能

“信马由缰”。另一方面，现在很多院系
和科研部门强化了“顶层设计”。如果课
题组的研究方向和学科布局不一致（比
如所在的重点实验室主攻大气科学，而
你研究水处理），那么课题组很可能分不
到学科建设费等资源。

“要运筹帷幄，不能只图眼前的方
便！”以往，这位同事就凭着他精心的研
究布局和强势的工作作风，完成一系列
研究，获得许多科研项目资助，并荣获一
个学术头衔。

对于上述事情，我无意断定谁对谁

错，而是反映一种“真实的存在”。我相
信，科研工作者经常会遇到类似的事情
和决策困境。

比如，我于2001－2006年在美国读
博士期间，用一套原位红外光谱装置研
究和催化相关的液固相界面现象。在发
了几篇论文后，导师建议我学习核磁共
振和量子化学计算，这样能提高论文水
平，也有助于我将来科研独立后的生
存。但我认为，利用现成的红外装置能
不断出文章，而核磁共振和量子化学计
算很难学，耗费大量时间还可能得不到
能发表文章的结果。

再比如，一位青年教师面临着“6年
非升即走”的考核。她已经发了几篇论
文，但总觉得还达不到升职要求。她的
手头还有多篇即将完成的论文稿。如果
把这些论文投到“中等偏上”的专业刊
物，应该能发表，她留校不成问题。但她
觉得“好不容易得到非常好的数据，这样

‘贱卖’就亏了”，准备尝试《Nature》及其
子刊。但如果文章被拒，时间就耽搁了，
可能保不住教职。

人们的不同决策模式，有时候可以
用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来描述。

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做决
定前充分掌握信息，他们会如一台超级
计算机那样计算各种选择的利弊，对其
进行赋值，追求利益最大化。好比一篇
科研论文，本来能够稳妥地发在影响因
子 3~4的刊物，但有的研究人员选择投
向影响因子8~10的刊物。

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做决定面临
着一定的“边界条件”，做决定所需要的
信息不完整，并且人不是追求绝对利益
最大化，而是感到自己满意（或能接受）
就行了。就好比一个在海外留学的博士

后找工作，他家乡的一所“985工程”高校
给他副教授职位。他面临着博士后工作
即将到期的“边界条件”，不清楚再努力
争取一下是否能得到该学校的教授职
位，也不想再耗费时间和别的大学联系
教职，就接受了这所大学副教授职位。
显然，前文A教授的“求稳”，也反映了行
为经济学的决策模式。

很多事情和做法并非只有一个答
案，而是涉及得与失、表象与实质、眼前
与长远、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如何拿捏
好这些关系，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人们的决策和行动，往往反映了他
们的价值取向。比如，有的人以获取学
术头衔为工作目标，精心设计并踩准每
一步；而有的人认为，要把自己喜欢做的
工作做好，别的“都是浮云”。很难断定
哪种价值取向错了。

我认为，人可以坚持自己，也可以根
据环境和别人意见进行调整，但不要太
纠结于自己的决定，因为“得即是失，失
即是得，得中有失，失中有得”。并且，只
要努力去做了，哪怕路径不完美，也会有
所收获。比如上述A教授刚入职时，条件
不理想，但他因地制宜，和别的研究者合
作做科研。当时有些人觉得他的做法不
能带来实际效益，“发表的论文第一单位
不是我们系，不能算工分，也拿不到论文
奖励”。但合作科研取得的积累，帮助A
在校内外申请到多个项目。本文开头提
到的光催化研究工作，也助他从学校获
得30万元自主课题资助。

面对“没有什么是理想化的”职场环
境，我们怎么办？A教授坦言，“不求事事
尽人意，但求无愧于我心”。而他同事的
话，也给我们带来启发——人不能光顾
着“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决定
权就在自己的手里。但正如人们常说
的，“你做了一个决定，就要为你的决定
负责。”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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